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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海》创作谈：

在祖宗海，
家国合一

文\王振德

从 2015 年开始，我走
访了全省三沙、琼海、文昌
等多个市县，采访了百余
名老船长、老渔民，阅读了
上千万字的文献，最终精
心打造出这部40多万字、
200多幅图的《耕海》。

起初，应三沙市委宣
传部的邀请，我创作了一
部长篇叙事散文《三沙渔
味》。但搁笔之后，我深感
这部七八万字的作品，难
以呈现博大精深的海洋文
化、“海丝”历史和南海渔
家故事。于是在同事的撺
掇、鼓励下，我决意创作一
部长篇报告文学，便开始
访渔岛，走渔村，进渔港，
上渔船，继续补充素材。
通过深入采访，我认识到，
时下帆船时代已经渐行渐
远，那些老船长大多都已
故去，所以进行抢救性发
掘、记录刻不容缓。在采
写过程中，我每每为渔民
们的淳朴大度所感动，为
老船长的南海情结所感
佩，也为一代代守望妇不
离不弃、无怨无悔的人生
所感伤，从而文思泉涌，如
有神助。

通过《耕海》的创作，
我认识到，报告文学也是
人学，只要是人，在某一情
境都会有大致相同的心
态，这一点古人与今人、国
人与洋人都差不多。积40
年纪实写作之经验，我总
结了三点心得——灵魂附
体法，提升真实感；特写镜
头法，提升代入感；移花接
木法，提升细腻感。我想
说，在这里，真与假是一对
矛盾，如何使之水乳交融，
那就看你的发心和水平
了。这就像高明的厨师，
总会在冰与火、甜与辣之
间游刃有余。

值得称道的是，《耕
海》这部图文并茂的新书，
较好地处理了宏大叙事与
平民叙事、国家立场与个
人立场之间的内在关系。
因为在南海，渔民守望祖
传的渔场，也就等于守护
祖国的版图；渔民浮家泛
宅、耕海牧鱼，也就等于保
家卫国、开疆固边。

我更想说的是：在我
们的祖宗海，家与国的概
念是融合相通的。

一部弘扬南海文化的长篇报告文学

记者：您去年出版了新作《耕海》，书名中
的“耕”字作何解？

王振德：它其实是今年8月出版的。您
说的也没错，因为用的是去年12月的书号。
本书的采访是在2016年之前完成的，到了去
年下半年，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
又补充了一些关于和谐共享的故事，耽误了
大半年。

至于这个“耕”字，可以这样说，农民耕
地，渔民耕海——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海
洋是渔民的心头肉，都是千古承传的饭碗
子。用此书名，更切合中华农耕文明海纳百
川的特点，一如古人称写作为笔耕，称教书
为舌耕。

记者：这几年，关于更路簿的话题很火，
周伟民、唐玲玲先生的著作《南海天书》在业
内引起了较大关注。《耕海》与它相比有何异
同？相较于其他更路簿作品，它有何凸显之
处？

王振德：二者都是写海南渔民与更路簿
的，但《耕海》是报告文学，更注重故事性、可
读性；《南海天书》是研究专著，注重学术性、
史料性。有人称《耕海》是“祖宗海打捞的凡
人史诗”，有一定道理。

记者：书中提及，您为采写此书，与海
南渔民相处了两年多，接触到几代渔民，在
这期间还有一些渔民离世了。您认为在晚
辈渔民身上，有哪些东西保留着，哪些东西
失去了？

王振德：我与不少海南渔民相处，都是一
家两三代，再加上有族谱的助益，可以上溯到
明清时期。至于保留、失去的问题，我感觉这
些老船长的孙子辈大多是90后，其耕海理
念、冒险精神还在。但因为有了现代化的卫
星定位，他们对于海洋文化的探究越来越淡
漠；尤其是对于运用罗盘、更路簿的技能，几
乎丧失殆尽。我认为，对全国青少年一代全
面普及海洋文化、提升海洋意识、培植现代海
洋观念，迫在眉睫，这也是“海洋强国”在思想
文化层面上的根本保证。

记者：写作是一个不断失去与记忆重构
的过程，书中的人物在记录过程中，有否被您
的语言所建构？

王振德：这个话题很专业，我以为，它更
适合小说的写作。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是
其最主要的生命力，这也是它区别于小说的
分水岭。我在《耕海》的创作中，严守真实的
铁律，着力追求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和心理
真的统一，以真感人。但报告文学也是文学，
必要的文学手法，比如诗性剪裁、美学嫁接
等，是必不可少的，也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否
则就失去了文学化人、诗学言志的要义和旨
趣。譬如，人物的对话、动作、神态、心理和典
型氛围等，绝对离不开文学化的想象、渲染、
描摹。

在海南找到了灵魂归依

记者：您1988年来海南，今年刚好30年，
同时恰逢建省30周年。人说三十而立，您在
这个时间点出版《耕海》，是否意味着对您有
着隆重的意义呢？可否谈谈您闯海南的故
事？

王振德：是的，它对我的确有着里程碑式

作家王振德谈新作《耕海》：

从深海打捞的凡人史诗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王振德在《耕海》推介会上签名售书。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耕海》封面。

9月中旬，海南出版社策划编
辑、纪实文学作家王振德的长篇报
告文学《耕海：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
故事》（以下简称《耕海》）新书推介
会在海口举行。会上，王振德声情
并茂地讲述了帆船时代老渔民的传
奇人生、家国情怀，并诠释了中国古
老的海洋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

1988年，年轻的王振德被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所吸引，宁愿冒着
被单位除名之险，“净身出户”来到
了这座海岛上。谈及当年闯海事，
他仅以一句“太过繁杂”略过。但在
海南的这三十年，他的人生其实还
是有蛛丝马迹可寻，譬如他此前的
作品《三沙渔味》《火山人家》，以及
新近出版的《耕海》。他自称前30
年用于“稻粱谋”，后30年用于“理
想谋”，会“为海而活”，拥抱蔚蓝，赞
颂蔚蓝。

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王振德谈及《耕海》出书的主旨，称
其力图以故事化的形式，再现祖宗海
的开海历史、更路簿的耕海密码、老船
长的远航精神及守望妇的护航意识；
力图从结构、语言和细节上，为当下海
洋文化的书写呈现一种文学性、诗意
化、原生态的审美范式。

的意义。我在前勒口写了一首绝句，其中
有“五旬碌碌尘缘累，六秩翛翛步正途”，
这是人生的写照，也有自励的况味。因为
父母均得长寿，我对自己生命的预期是
85岁，这样工作时间就至少有60年。我
想，前30年用于“稻粱谋”，大抵是“为人
作嫁”；后30年用于“理想谋”，大抵会“为
海而活”，拥抱蔚蓝，赞颂蔚蓝。

说起闯海南的故事，太过繁杂，简言
之，为了闯海南我被原单位除名了，算是

“净身出户”吧。
记者：近年来，非虚构文学似乎有趋

热之势，但这类作品引起关注的并不多，
而您却写了大部头的《耕海》，是怎么想
的？

王振德：我很喜欢纪实类题材。我
在新闻界工作20多年，都是在周末部，
几乎每周写一篇“大特写”，对此类文体
有些心得。至于非虚构文学，应该是纪
实类题材的延伸。我认为，此类文体能
否引起关注，首先是看选题是否重大，是
否典型，有没有普遍价值和长久意义；其
次是看主题开掘是否到位，是否具备深
度与高度；再次是看你的功力、笔力和学
养；最后是营销推广，现在书籍汗牛充
栋，所以“酒香也怕巷子深”。

记者。在海南这些年，您似乎一直在
研究海南文化，写过《火山人家》《三沙渔
味》及如今的《耕海》，是否可以认为，您的
理想在海南得到了实现？

王振德：谈不上研究，只是喜爱。诗
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
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很
感谢海南省，使我找到了灵魂归依；也很
感谢出版社，使我恶补学养，等于是用了
12年读博。如果说理想得到实现，但绝
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尽管快要退休
了，但我将永远在路上；生命不息，笔耕不
止！


